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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Nomination file No.00997“For Inscription in 2015 on the Representative List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Humanity”



















































Zhar-Zhar Aitys-performed as a wedding song
Badik-making a positive spell
Kayim Aitys -performed between man and
woman
Aitys in the form of riddles
Contest on performance of music pieces，Kuys
and epics




















遗产定位／价值 镜子、百科全书 民间舞台（folk tribune）
①加列力·努尔培斯、节肯·哈吾提等《哈萨克阿依特斯史》，古力娜尔·强巴依娃译，新疆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 96页。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主席令第四十二号），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flfg/2011-02/25/content_1857449.
htm，2017-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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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界定往往都是很困难的。比如，关于阿依特斯
学科领域的划分，国内学界及哈萨克族自身更倾
向将阿依特斯艺术视为哈萨克民间文学中的口头
文学领域，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曲艺”则
更偏重它的艺术方面。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
斯坦联合申报的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作层面，阿依特斯艺术本身的口头文学性特点实
际上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
其次，遗产归属。在当代遗产语境中，阿依特
斯艺术因处在不同遗产语境和文化背景中，遗产
的归属是最为凸显的问题。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
遗产（中国）的阿依特斯艺术是“哈萨克族阿依特
斯”；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阿依特斯
（Aitysh/Aitys，art of improvisation）”在相关提名文
件中，它属于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哈萨
克人和吉尔吉斯人。遗产名称的背后，实则隐含着
“遗产归属主体”的问题。在中国，“哈萨克族阿依特
斯”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实际上它同时叠
加了两种遗产归属：从祖先继承的传统／遗产和现
代国家产物的“国家遗产”。①“国家遗产”是阿依
特斯艺术成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后被附加的，
它作为当代建构认同的一种文化表述。当阿依特
斯艺术由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两个主体国
家联合申报成为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作时，遗产归属再次产生了变化：国家遗产和人类
遗产。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境外哈萨克
人和柯尔克孜人（吉尔吉斯）分布较为集中的两个
国家，同时也是阿依特斯艺术大面积传承的区域。
当阿依特斯艺术分别作为这两个国家的共同遗产
并上升为世界遗产的高度时，它的价值被推向了全
人类，为全世界人民所共享和保护，这是当代语境
中遗产保护的最高原则。
以上是阿依特斯艺术在国界两边及不同层面
遗产保护中的初步比较。表面上是不同文化背景、
遗产语境下阿依特斯艺术区域性特点的外在表
述，实际上“申遗”本身亦是构建文化认同，从历史
和文化的角度区分“我者”与“他者”的过程，并成
为民族国家叙事的文化表述和塑造国家认同的过
程。②同时，为获取信息交流，阿依特斯艺术中的
“阿肯阿依特斯”打破各种边界限制，成为各种节
日和集会中强化族群认同的重要手段。因此，在当
下遗产保护和传承中包含着另类文化表述：在内
涵与外延上都大于现代“遗产”概念的活态阿肯阿
依特斯跨界传承。
三、跨越边界的阿肯阿依特斯
当下阿肯阿依特斯的跨界传承范围及影响力
远远大于习俗（传统）阿依特斯的传承，并成为整
个阿依特斯艺术传承的重要部分。形成这一现象
的阿依特斯艺术内部主要体现两个特点：跨区域边
界和跨族群边界的阿肯阿依特斯。前者主要指民
族—国家为表述单位的行政区域边界中的阿依特
斯艺术传承；后者主要指族群内部及不同族群之间
的阿依特斯艺术传承。
首先，跨区域边界的阿肯阿依特斯传承。早期
对唱往往在重要民间节日或者仪式中，常会聚集来
自不同部落的阿肯进行对唱。新中国成立后，阿肯
们之间的竞赛更多的被视为地区间的比赛，如伊犁
哈萨克自治州第一届阿肯阿依特斯，这是在哈萨克
族聚居区各县市之间的阿肯阿依特斯。国家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开始之后，自上而下的遗产
保护最大限度地推动了新疆阿依特斯的传承，这
时阿肯阿依特斯的保护是在国家遗产概念下进行
的。如每年一次的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各县级范
围的阿依特斯盛会、两年一次的伊犁地区级的阿
肯阿依特斯、三年一次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级的
阿肯阿依特斯及目前规模最高的五年一次的自治
区级的阿肯阿依特斯盛会等。当遗产成为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后，行政区划的属性及上升为国
家层面的文化表述方式更为明显，因此阿肯的身
份由以前的部落逐渐变成县／市再到国家。例如，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昭苏县的叶尔兰阿肯（男），之前
是当地一位小有名气的阿肯，从2008年之后逐渐在
各大阿依特斯现场崭露头角，如今他已成为整个伊
①彭兆荣《以民族—国家的名义：国家遗产的属性与限度》，《贵州社会科学》2008年第 2期。
②范可《申遗传统与地方的全球化再现》，《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 5期。
非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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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里主要指新疆北部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巴里坤、木垒哈萨克自治县；新疆南部的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族自治州及甘肃
省阿克塞哈萨克自治县。
②此次国际阿依特斯比赛，主要参加国有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蒙古国、中国等。
③彭兆荣《论“跨境民族”的边界范畴》，《百色学院学报》2016年第 5期。
犁哈萨克自治州乃至新疆优秀阿肯的代表之一，
无人不晓。同时，阿肯对唱行为有时会被赋予新疆
三个区（伊犁地区、塔城地区和阿勒泰地区）之间
的较量。这种竞技情形并不仅仅限于国内大型阿
依特斯盛会，国外的阿依特斯比赛中也是如此。苏
联解体后，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两国对传
统文化的挖掘和发展做了非常大的努力。阿肯阿
依特斯因其自身体裁特点，迅速成为当下突出民
族—国家文化特点、加强族群认同的重要手段。阿肯
的培养在这两个国家已经纳入国家体系化专业培
养和教学范畴，每年节日场合或常规的阿肯阿依
特斯比赛中、各类大大小小的舞台都为阿肯们提
供了非常多的机会和平台。现代通讯、网络媒体的
快速发展，无形中也打破了各种边界的限制，使得
阿肯们的交流更快捷，更迅速。
其次，跨越族群边界的阿肯阿依特斯传承。据
笔者考察，在中国哈萨克族和柯尔克孜族聚居区，①
柯尔克孜族内部或这两个族群之间阿肯阿依特斯
的民间自主传承亦极为普遍。如南疆克孜勒苏柯
尔克孜族自治州，有不少柯尔克孜族阿肯。北疆伊
犁哈萨克自治州特克斯县阔克铁热克乡，也是柯
尔克孜族较为集中的村落。每逢节日或聚会等，这
些区域就有唱阿依特斯的习俗，他们把对唱的歌
手称为 Tokmo- Akyn。除了日常的节日和仪式中可
见阿依特斯，当举行大规模的阿依特斯比赛时，来
自南北疆的柯尔克孜族阿肯与哈萨克族阿肯对唱
的场面也是时有发生的。如 2016年 8月，新疆伊
犁哈萨克自治州特克斯县范围的阿肯阿依特斯比
赛中，一共十余名阿肯，其中就包括两名柯尔克孜
族阿肯（图 2）。也就是说，阿依斯特艺术在新疆除
了以哈萨克族作为主要传承主体，柯尔克孜族也
是该艺术传播的一个重要部分，只是由于社会及
历史原因导致柯尔克孜族和哈萨克族在中亚分布
的地域不同。相较于在新疆的柯尔克孜族，哈萨克
族人口数量的优势更明显，但境外与中国情况略
有不同。以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为主体的哈萨
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两大族群比邻而居，分别
传承着阿依特斯艺术。在保持阿依特斯艺术共性
的前提下，又同时具有各自的特点。如阿依特斯的
伴奏乐器，哈萨克人弹冬不拉，吉尔吉斯人（柯尔
克孜人）弹库姆孜，不同乐器背后代表的是不同族
群对自身文化的解读、认知和阐释，这种现象在中
国亦是如此。同时，同一族群分居国界两边，阿肯
阿依特斯的传承也会出现微妙的变化。2011年新
疆哈萨克族加米哈（女）阿肯赴哈萨克斯坦参加国
际阿肯阿依特斯②比赛并荣获第一，这个消息对中
国国内哈萨克族来说是具有纪念意义的一刻。在
他们看来，一个阿肯的殊荣关乎整个族群的利益。
女阿肯获奖，极大增强了国内哈萨克族对自我文
化的自信及中国哈萨克人的国际地位。中国的阿
依特斯走出国界，这是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也
是跨境民族在边境对自我文化归属和认同的体
现。同时，中国阿肯与国外本族及其他国家阿肯的
对唱从某种程度上又是寻求更大交流与对话空间
的一种内在需求。就像每年一度的纳吾肉孜节，哈
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两国也会共同庆祝这个
盛大节日，并表演阿肯阿依特斯。
阿肯阿依特斯在当代的跨界传承并不是历史
的偶然，它不会因国家的领土边界而阻隔，文化的
边界在具有血缘关系族群中是可以分享、可以共
享的。③同时，这也是分居在国界两边不同民族（哈
图 2 哈萨克族阿肯（右）和柯尔克孜族阿肯（左）的阿
依特斯。杨娇娇摄，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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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 28页。
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吉尔吉斯）基于文化记忆之
上的自然选择过程。哈布瓦赫曾提出记忆是受社
会因素的制约，它不可能单独存在于这个参照框
架之外，个体记忆是在社会团体内部的交流与互
动中产生。①阿肯阿依特斯的形成与游牧生活方式
密切相关，传统的传承与口述传统载体的特殊性
有关。因此，不依赖于文本记忆的“口头表达与即
兴性”，是阿肯阿依特斯传承过程中最显著的特
征。同时，为了能够保存记忆／传统必须将其具体
化，它所传承的一定是整个群体所熟知和共有的
东西，并形成一种模式固定下来在特定场合或地
点进行展演。因此，各种仪式场合中的阿肯阿依特
斯（尤其是公共场合）便为阿肯及参与者们提供了
这样一个场所：一个联结不同个体的交流空间。在
这个空间中，既包含整个群体所熟知和共有的东
西，同时又包含了来自不同家庭、社区，具有不同
身份、背景的差异性的个体。在彼此互动的过程中，
阿肯阿依特斯自身的灵活性和包容性特点及所携
带的有形与无形的“遗产”，使历史与未来在同一
时刻相遇。
阿依特斯艺术经历着它作为古老传统的宽泛
遗产到当代语境中的现世遗产过程，阿肯阿依特斯
在这两个跨境民族的互动中，简单概括即是时而作
为强调各自认同的工具，时而又是联结彼此共性
的纽带。当下阿肯阿依特斯不约而同地成为国境
两边哈萨克人和柯尔克孜人的共同选择，成为连接
不同民族、背景、文化、地域之间的共同文化载体。
结 语
跨境民族中的即兴口头对唱艺术的传承既体
现出早期根基论特征，又包含现代民族—国家表述
的情境论特点。当代阿依特斯艺术在中亚具有血缘
关系的哈萨克人和柯尔克孜人中跨境传承的现
象，首先是以族群为单位的整体。在漫长的发展过
程中，逐渐形成了在血缘、历史、文化、语言、宗教
等方面区别于其他族群的群体。文化的传承基于
生物性遗传。阿依特斯艺术作为族群内部的纽带，
无疑成为该北方游牧族群自我认定归属的文化表
征。但从阿依特斯艺术走向现代遗产之路的过程
中，因族群内部受外部社会因素的影响，造成内部
认同并非一成不变。从民间习俗阿依特斯和阿肯
阿依特斯在哈萨克族和柯尔克孜族的自主传承，
到以民族身份标识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
“哈萨克族阿依特斯”，再到由哈萨克斯坦和吉尔
吉斯斯坦两国联合申报的“阿依特斯艺术”，反映
出同一传统在不同地域、不同遗产范围中艺术被
界定的本身所折射出的动态、多样的认同关系。同
时，在新的语境下，当下阿依特斯艺术的传承同时
具备两种形态：作为公共话语的遗产与文化内部的
私域遗产，但打破、联结和沟通这二者之间的重要
途径则是跨界传承的阿肯阿依特斯。阿肯阿依特斯
已然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一种象征。
当代无论人们如何界定阿依特斯艺术，分居于
国界两边但具有血缘关系的哈萨克人和柯尔克孜
人，共同分享着同一种文化遗产，这是属于他们共
同的文化记忆。不可否认，当代遗产保护一定程度
上推动了即兴对唱艺术的全球化过程，并为承载
该文化传统的群体提供了一个更大的平台和交流
空间。虽然阿依特斯艺术已经成为不同主体申报
的不同范围的遗产，但跨越边界的阿肯阿依特斯
交流的内在传承意义远远超过作为当代遗产概念
的外延与内涵，它不断地超越地域、民族、国家及
不同遗产名录本身的限制，多元共生，百花齐放。
非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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